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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艺，198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
学，曾任广西民族出版社总编、社长，
广西作家协会主席等。广西作协名
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散文集《朱红色的沉思》《桂海苍茫》
分别获第四、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骏马奖等多种奖项。

【作家简介】

冯艺是一位有着多元写作的少数民族作
家。在近些年的诗歌写作中，冯艺一方面继承
了他在《朱红色的沉思》《桂海苍茫》《红土黑
衣——一个壮族人的家乡行走》等散文诗集、
散文集中所建构的“行走”哲学，以地理学的
视角呈现出了美丽壮乡一幅幅历史与现实相互
交织的人物画卷及自然、人文景观；另一方
面，他还延续了创作散文、散文诗时期的写作
策略，将历史人物及自然、人文景观与家国命
运、地域情怀紧密结合，生动地再现了他富于
民族性的哲思。美丽壮乡的历史人物与自然、
人文景观构成了冯艺诗歌写作的两种向度，其
诗歌的写作空间也在民族性、地域性的思考中
不断延展。

“行走”姿态：文化时空与日常的心灵感应

冯艺在写作散文、诗歌时经常采用“行
走”的姿态，这种“行走”不仅有助于他在写
作中建构出独特的空间意识，而且使他能够以
更为复杂的情感体验与深刻的生存哲思来书写
历史人物、自然与人文景观。

冯艺在 1980年代初期以诗歌写作走上文
坛，由于青年写作身份与理想主义在当时的盛
行，他的诗歌常伴有强烈的抒情色彩，集中展
示出了个体充满激情的心理图景。总体上看，
冯艺此时的创作尚沉浸于“小我”的写作空间
之中，一些诗作也不免带着那个年代的痕迹，
较多的是对青春的歌唱，抑或对个人小情感的
抒发。而后，冯艺转向了散文诗的写作，“我
似乎感到，在新的时代新的现实面前，散文诗
更适合表达我的新感受。”此时的冯艺以散文
诗的写作形式，逐步实现了自我心理与具体社
会历史语境的“对接”。而在1990年出版的散
文诗集《朱红色的沉思》中，冯艺一方面坚持
了对诗歌意象与语言的体验性探索，另一方面
注重总结人生旅程中的点滴经历，以此凝结成
极具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此阶段的冯艺已基
本摆脱了早期个人化写作的“单一化”，转而
走向了对民族、历史、时代以及生命存在的个
体化沉思。值得强调的是，冯艺在《朱红色的
沉思》中开始了“行走”哲学的自觉建构，这
主要体现为其诗作所凝构的“旅人——乡土”

的意象组合。
冯艺在散文集 《桂海苍茫》 中以“旅行

家”的视角行走在广西的大地上，籍此抵达对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经济等层面的
深刻思考，真切地实践着自我的“行走”哲
学。而在近些年的诗歌创作中，冯艺一方面继
承了其近年来所坚持的“行走”哲学，另一方
面还以其深刻的民族自觉与复杂的情感体验，
洞察了广西地域的历史人物与自然、人文景
观。这种“行走”哲学使得冯艺在处理“民族
文化与主流文化”“广西与全国”等关系时，
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性。冯艺在面对主流文化和
外来文化的侵袭时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壮民族文
化身份意识，是在力图保持自己独特的民族性
和文化特性的同时，对壮民族文化特性进行深
入反思。

可以说，冯艺在诗歌写作中坚持着自我的
“行走”姿态，这种姿态通过“出发”“抵达”
“行走”“去”等动词性词语直观地呈现了出
来。诗人行走于美丽的世间，在“行走”中完
成了与“世界万物”的诗学“相遇”，并窥探
到了内心深处的“自我”。与此同时，冯艺还在
诗中实践了个人化的生存哲学，如他所说：“《相
见》中的一首首诗，包含着自然、社会、历史、文
化和现实人生，包含着真诚与谦卑、苦难与幽
暗、悲凉与爱，以及我内敛的顽强，并以此来
喟叹我骨子里不灭的炽热和虚空。”整体而
言，冯艺不仅能够在多元的艺术形式中行走自
如、游刃有余，而且还以更成熟的笔法来处理
历史与日常之间的辩证哲学，并形成了一种富
于学理性的沉思。得益于这种“行走”哲学，
冯艺在诗歌写作中更为从容地实践了文学地理
学的写作意识，并通过思考历史与日常的辩证
关系，实现了二者之间的相互抵达。

“行走”身份：历史“自我”与“他者”
的心灵感触

“历史”是冯艺重要的写作维度，他在诗
中“遇见”了诸多的历史人物，寄寓了驳杂、
多元的内心情感，这些情感共同交织成了一幅
饱含着历史沧桑与时代际遇的诗学地理图景。
冯艺在诗中通过书写广西的历史人物，如《飘
落的红叶》中的广西第一位状元赵观文，《最
后的儒家》中的梁漱溟，《灿烂收场》中的唐
景崧等，深刻地表达了他对广西地域及壮族文
化的自觉认同，同时也展现出了其对家国命运
的深刻忧思。

首先，冯艺笔下的历史人物大都与当时的
家国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他以深刻的现实主义
笔法描摹出了一部风格独特的历史图景。冯艺
不仅注意到了人物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而且
还以叙述的方式将人物事迹客观地呈现了出
来。值得肯定的是，他所书写的人物都是真实
存在的，其体悟也是建立在具体史实基础上，
因此其诗中所抒发的感情说服力强，也更能让
读者与之产生共鸣。如《黑旗猎猎》一诗中，
冯艺讲述了家国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的英雄刘永
福。诗人首先描写了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如
诗句“一个生命/从北部湾升起/被命运刺痛/
眼睛/风雨飘摇中”“而此时苍茫大地/大烟灯
下/已满是/骨瘦如柴/沉重鼾声”等。尽管环
境如此恶劣，但刘永福刚直、清醒，他以一把
挥动的“黑旗”驰骋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接
连在抗法、抗倭等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诗中这
面飘动的“黑旗”正象征了刘永福为着民族和
家国利益而勇敢无畏、奋争到底的战斗精神，

“黑旗”也与“钦江”“三宣堂”等广西地域紧
密地连接起来，二者实现了诗学意义的同构。

冯艺在诗中不仅关注着作为叙述背景的
“大历史”，而且还对大历史中的“小历史”保
持了兴趣，以独特的眼光挖掘出了“作为讲述
的”历史中的被淹没者。如《幕后英雄》一诗

中，尽管冯艺以较大的篇幅描写了镇南关大捷
的盛况及冯子材等英雄人物，但这些都是为了
烘托作为注脚的幕后英雄李秉衡。诗中强调了

“幕后英雄”的存在价值，即李秉衡在家国危
亡之际怀有深沉的内心焦虑，他收拾贪生怕死
的残局、整核军饷、和将安民、推举老帅冯子
材等，从而为推动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但李秉衡却被讲述者的“世界史书”埋
没，诗人为此发出了深刻的召唤：“一个被遗
忘者/年轻按察使/李秉衡/应该被/高高地景
仰/歌唱”。冯艺在诗中完成了由“历史讲述的
年代”走向“讲述历史的年代”的叙述，他意
在说明“无名”人物也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要铭记这些“幕后英雄”。

其次，冯艺笔下的人物寄托了他对广西地
域的深厚情感，表达出了其壮族身份的文化诉
求。冯艺诗中的这些人物尽管属于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着共同的纽
带——美丽壮乡，诗人借此表达了他对广西地
域与壮族文化的身份认同。他在诗中不断强调

“广西”，如诗句“从神话中排列出/一张广西/
厚重的名片”（《最后的儒家》） 等。冯艺对
于壮族历史文化和广西地域的生存状况有着极
为深刻的体认，“广西”已经作为一种心灵印
记深深地扎根于他的精神世界中，无论行至何
处，他都惦念着内心深处的这片沃土。为此，
他崇敬于为着家乡教育事业而不懈奋斗的梁漱
溟，骄傲于为祖国戍守边疆的刘永福，自豪于
广西唯一参加 《四库全书》 编撰工作的冯敏
昌，对广西历史人物的追怀直观地表明出了他
的壮族文化身份。

当然，冯艺的民族情感并不狭隘，他的写
作也跳出了“小我”式的吟咏，歌唱与赞颂了
其他民族和地域的人物，这表现了其所持有的

“地理”意识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如在对屈
原、周敦颐、徐霞客等“非广西”人物的事迹
与精神的描写中，冯艺亦投入了巨大的感情，
诗句“或许那部《离骚》/就是你最钟情的/离
离原上草/最生动的言辞/此刻 从我心上/缓缓
移过”（《想起屈原》） 等便有力地说明了这
点。冯艺以多元的民族性书写消融了“自我”
与“他者”之间的身份焦虑，其笔下的多民族
文化在保持各自特性的前提下完成了相互交
汇，建构出了结构复杂而秩序井然的民族身份
认同与文化体悟的情感“民族共同体”。

“行走”体验：土地深沉与壮美的心灵感悟

冯艺不仅有双捕捉沿途景观的眼睛，而且
还能够对眼前的风景，尤其是对美丽壮乡地域
景观进行独具个性的价值体认。美丽壮乡的自
然、人文景观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深刻地影
响了冯艺的“心灵感受力”，他在这种复杂情感
的召唤下，表现出了对广西景观的地域性思考。

首先，冯艺诗中的景观承载了美丽壮乡悠
久、丰富的历史文化。他的诗歌中不时回荡着
广西地域的独特景观，如湘江 （源头）、榕
湖、桂江、左江、圣堂山、海棠桥等。冯艺并
非仅停留于对外在景观的直观描写，而是看到
了其背后所暗藏的丰富多元的历史面貌，表达
了他对壮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如《海棠桥》一
诗中，他将“海棠桥”与“一个孤独词人”
（秦观） 直接联系起来。该诗描写了“他”在
由海棠花的开、落所熔铸的时间，以及海棠桥
所凝构的空间中“以酒做伴/触景生情/写下/
醉乡广大”“治学尚文/唤醒边疆/沉睡的词
根”，“他”的词句不仅唤醒了“沉睡的词
根”，更唤醒了海棠桥及其所代表的横州文
化。而《去宜州》中的“宜州”则与黄庭坚建
立了文化意义上的同构性，黄庭坚所代表的宋
诗写作无疑给宜州增添了无尽的文化气息。因
此，诗人在诗中不断强调着对“宜州”的接
近：“去吧 去宜州/在他灵魂的墓前/亲切而温

暖”“朋友/我要去宜州”。
此外，美丽壮乡的自然景观还与抗日战争

的历史语境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诗歌 《1938
桂林的几个场景》中，冯艺通过叙述抗战时期
巴金、茅盾、郭沫若、夏衍等“逃亡文人”，
在“还没失陷的桂林”中的“七星岩”“丽泽
门外”“新世界大剧院”等地域集聚的场景，
真切地再现了“桂林”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独
特贡献——“两千多逃亡文人/一群火烈鸟/抵
达桂林/抵达大地/最深处的痛/寻找通向自己/
身心的脉管”，而这一特殊的精神际遇值得人
们永远铭记。除桂林外，湘江、三海岩等自然
景观也成为抗战时期广西人民的精神纽带。如

“无法想象/这样险要的地方/数万红军/曾经战
斗在这里”（《湘江的苦难》） 等诗句中，冯
艺一方面叙述了这些自然景观在抗战时期的独
特地位，另一方面也以其深沉的情感，生动地
描绘了广西及其他地域的人民同仇敌忾、驱赶
日寇、保卫家乡的英雄壮举。除自然景观外，
作为人文景观的“坭兴陶”则承载了 （广西）
钦州的历史文化。诗中的“坭兴陶”是一位从
容的老人，“紫烟日照/在他身上涂抹/古色古
香/记忆/融诗 画 书/于一体”。“他”不仅给

“钦顺之地”带来了历史的神秘与厚重，更重
要的是带给钦州以文化的自尊感。

其次，冯艺将美丽壮乡的景观与现实体认
联系起来，借此表达对生存遭际的深度忧思。
如《海角亭》中，诗人将由“海角亭”联想到
的历史与当前的现实想象并置起来，“与海角
亭/并肩站立/万里瞻天/至少还有想象/声韵直
逼/历史深处/我感到/一派黄昏的时光”，在深
厚历史与生存现实的瞬间交感中，体悟到了深
刻的“内涵”。而在《三角梅》中，冯艺主要
描述了三角梅的开放与谢落，尤其对落花场景
进行真挚地描摹：“花谢了/曾有人为之流泪/
可是 落花/是芬芳的浩大出场/那是最后/归
属/绽放的姿态/宛如事物的本质”。诗人意在
指出，不要一味地沉浸于落花带来的悲郁气氛
中，只要曾经用心体悟过花开时的温馨灿烂，
现实生活就能充满无尽色彩。

最后，冯艺描写美丽壮乡景观，寄寓深厚
的怀乡之情，并表达出了深沉的民族情感。

《三月》一诗中，冯艺将他对家乡的思念寄托
于烟雨三月中的“红木棉”，由红木棉所凝构
的“湿润的春歌”更代表了诗人内心深处挥之
不去的思乡情。而当“红棉已落”，它所留下
的“红色糯米饭”则在新的精神维度中安抚着
离乡的“小伙儿”。《左江》一诗中，诗人一开
始便营造了“思乡”的情感氛围，而“那黝黝
的生命/在故乡河的脉流中/渐红”则代表了寻
找新生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冯艺的诗中还有
着对“乡情”的直接描摹，如《万福山》中，
诗句“山 离我很远/不知该怎样接近/扯伤我
的心思/山 离我已近/带着淡淡/乡情/在圣境
中/将心放逐”直接将诗人内心深处的“乡
情”和盘托出，而当体味这种淡淡的“乡情”
时，诗人内心感受到了无尽的幸福。

综上所述，冯艺在其诗歌写作中建构了鲜
明的文学地理学空间，他的诗以“行走”的姿
态，在与美丽壮乡、美丽世界中的历史人物、
自然及人文景观的深情“相见”中，完成了对
相互交织着的历史与现实的生存哲思。值得注
意的是，“相见”的写作方式通常表现为写作
语境与视域的单一性，并容易造成写作内容与
形式的同质化，但冯艺依凭着丰富的生活阅历
与多元的生存体验巧妙地避开了这点，他将自
我的真挚情感投诸独特的诗学观察之中，经由
多元的写作技艺与个人化的诗歌语言，建构了
颇具历史感与现实性的“行走”哲学。

（作者简介：钟世华，山东大学文学院现
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南宁师范大学教师，
文学创作二级，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
与评论。）

美丽壮乡的“行走”哲学
壮族作家冯艺壮族作家冯艺：：

□ 钟世华


